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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是谁？》中的空间叙事研究 
覃茜茜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通过 10 个短篇故事串联起了女主人公露丝的人生片段，体现出时空关系的深度
耦合。文章试图从空间叙事维度阐释权力和资本在空间中的区隔，揭示空间对人物和时间的表征和控制。特定的物理空间在小说中
具有多重文学想象，承载着人物记忆和时间变迁，同时推动着情节进程，空间书写成为人物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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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叙事学中，“叙事”与“时间”的亲密关系一直被作为

分析研究的重点，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才使得“空

间”维度的叙事研究在学界形成热点。其中，国内学者龙迪勇在将

空间叙事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时提出了“空间表征法”，简要来说

即是通过书写特定空间来表征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他

认为某些特定空间能够揭示叙事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摆脱

单纯的物理空间的容器作用，作为人物性格的表征物存在。 

《你以为你是谁？》是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的第四

部作品，小说中构筑了一系列典型空间，通过“空间意象”的表征

功能，展示了主人公露丝在寻找自我的生命旅程中对故乡和自我的

接纳过程。这些特定的物理空间在小说中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

丰富了小说叙事的意义读解。 

一、家屋：权力和资本的区隔 
“家屋”作为一个物理空间承担着容器的功能，在蕴含着基础

的生存意义的同时影响着生命个体的认知，这种认知更多地留存在

记忆中，成为联结个体情感纽带的母体。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

诗学》中将“家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私密空间进行研究，基于现

象学和心理学他提出“家屋”留存了居住者的记忆，某种程度上保

持了居住者精神和情感的延续性。因此，居住者会对“家屋”产生

依赖心理，渴望“家屋”能够带来庇护和私密感，不仅仅是占有个

人空间，还包含着对情感的存储。当居住者所处的空间发生改变，

最初的“家屋”便很容易成为其他空间的一种参照。“家屋”与居

住者的亲密关系是本源性的，“家屋”不再只是被描写的对象，而

是作为情感和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地缘文化和特征。 

在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中，对于居住在西汉拉提的童年露

丝来说，“家屋”代表着贫穷和耻辱，这一对“家屋”的负面看法

来自于她童年时期糟糕的空间体验。门罗在故事初始时就竭力描述

了汉拉提这个“垃圾场”。例如，在开篇故事《庄严的鞭打》中，

门罗写道：“这儿都是脏兮兮的道路、沼泽似的泥地，院子前满地

垃圾，还有古怪的房子。”1 小说营造了西汉拉提恶劣的生存环境，

突出了这种生存环境中人的贫穷和苦难、愚昧和卑劣。相对于传统

观念中“家屋”给人带来的温馨和欢乐，“家屋”给童年露丝留下

的似乎更多是负面记忆，这些记忆为露丝的“离家出走”提供了充

分的理由。 

然而，当露丝如愿离开了汉拉提，她是否获得了想要的人生？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门罗描写的其他几个“家屋”

获得解答。例如，亨肖博士的“家屋”就在露丝心中掀起了一场小

小的风暴。她的房子看起来“小巧周正”，“锃亮的地板、鲜艳的毯

子，有来自中国的花瓶、碗和风景画，还有乌黑的木雕屏风。”2 这

些精美的布置和陈设背后体现的是居住者的知识、身份和资本，都

是露丝所渴求的东西。大部分像露丝一样的“奖学金女孩”都以住

进亨肖博士的“家屋”为荣，仿佛住进这里就被贴上了“精英”的

标签。福柯曾将空间看作权力运行的基础，并提出了“知识权力”

会对主体产生压迫。换言之，知识所代表的真理形成了一种权威，

而权力的实施就体现在这种权威性的不容置疑之上。在亨肖博士家

中，露丝逐渐发现自己失去了话语权，亨肖博士总是掌控着对话内

容。小说中写到亨肖博士的用餐室窗户上有一只金丝雀，这在某种

程度上暗喻了露丝“笼中之鸟”的处境——露丝的自由被禁锢了。

因此，亨肖博士的“家屋”在承担基础的生存功能之外，也成为了

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代表了不同阶层之间难以跨越的空间距离。 

当空间以资本作为主人，它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住所，而

是等级、权力和财富。例如，小说中门罗在描写帕特里克的“家屋”

时，突出了“大”和“厚”的特征。厚实的玻璃墙面、船只小大的

餐具柜以及花房别墅，比亨肖博士的“家屋”更加量化了资本的力

量。然而，在这样的“家屋”背后，居住者却并未拥有归属感，甚

至互相充满了敌意。露丝终于意识到，在那个破败的西汉拉提，她

的家人至少在精神世界是富足的。但在帕特里克看来，弗洛口中的

“乡村历史”只不过使得露丝看起来更像一位“乞丐新娘”。 

外部世界抛来的诱惑最终让露丝忽视了与帕特里克之间巨大

的差异，她在一番挣扎后选择与帕特里克组建了新的家庭。借助帕

特里克家族背后的资本，露丝拥有了梦想中的新“家屋”——有能

进去人的衣橱、联通露台的天窗和摆着海神雕像的温泉。然而，在

露丝和帕特里克十年的婚姻中，重复上演着激烈的暴力事件，这个

缺乏情感基础的“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在纯粹的空间

中掺杂的资本和欲望异化了“家屋”的意义，“家屋”不再为居住

者提供庇护，反而成为危险的滋生地。当“家屋”由基本的生存空

间变成了身份权力的象征，人不再是空间的居住者和使用者，而是

变成了空间的附属物。在难以跨越的阶级、权力鸿沟之下，露丝忍

受着权力的裹挟和操纵，险些迷失自我。讽刺的是，当居住条件不

断改善，露丝却愈加感到被空间囚禁，与此同时她对自由的渴望就

更加强烈。这股自由之风仿佛来自于童年时期的汉拉提，熄灭了露

丝心中被异化的欲望之火。在分工明确的城市空间中，汉拉提的随

意和散漫似乎给露丝提供了一个喘息的“乌托邦”，她将烙印着汉

拉提的叛逆和自由继续踏上追寻幸福之路。 

二、厕所：历史和时间的标识 
随着对叙述领域空间的关注，空间的重要性被标出，不再依附

于时间。相反，空间也可以成为一种时间的标识物，成为一种特殊

的时间形式，在作品中展示时间的运行。巴赫金认为作品中的空间

形式凝聚着历史的印记，3 在《你以为你是谁？》中，门罗多次向读

者展示了“厕所”这一空间的变迁，其中蕴含的正是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时间历程。借用“厕所”这一空间的变迁，门罗找到了历史与

虚构之间的联结点，以此记录下时间前进的注脚。 

小说中最开始提到“厕所”是在《庄严的鞭打》一篇中，通过

“厕所”的简陋设施体现西汉拉提居住环境的恶劣——人们因为困

窘和拥挤的住宅空间变得毫无隐私可言。露丝的继母弗洛用省下的

钱在厨房角落里加了个浴室，结果“你在里面撕一张厕纸、换一下

蹲姿，在厨房里干活、聊天、吃饭的人都能听见。”4 人们被迫交换

彼此的秘密，“厕所”作为一个私人空间不再具有私密性，反而将

人们的隐私暴露于公众视野。然而除了隐私曝光这种情形，在“厕

所”这一空间中还展示着因为道德标准低下造成的肮脏。例如，在

另一篇小说《特权》中，门罗写到了露丝学校的棚屋公厕： 

“似乎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蹲坑里解决问题。厚厚的积雪下面，

是一层冰。那冰，是雪融化了又冻上的，是丰富的粪便所在。有时

它们是孤单的存在，像保存在玻璃之下似的，芥末般明亮，木炭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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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每堆都形态各异。露丝一瞥见，肠胃就有反应，她被绝望紧

紧控制住了。”5 

公厕里随处堆积的粪便仿佛有意在对露丝宣战，而大家似乎意

识不到环境的脏乱，反而将这样的公厕环境视作一种幽默谈资。人

们对肮脏的习以为常反映出道德意识的松散，从而暴露出汉拉提地

区学校教育的匮乏。但是，门罗并未让“厕所”一直处于这样的窘

境之中。在《特权》的结尾，门罗写到学校整修了公厕，厕所的地

面变得整洁如新，抽水马桶取代了蹲坑。这里门罗利用厕所的变化

巧妙省略了时间的进程，“厕所”作为一个缩影演绎了汉拉提的动

态历史——汉拉提正在逐步走向城市文明。因此，在《半个柚子》

中，门罗再次写到了“厕所”——露丝新高中的女洗手间。这里不

仅设置了专供洗手的水池，还配备了卫生巾自动售卖机，这一更加

现代化的装置进一步强调了环境的改善，露丝通过掌握知识来确立

自我的愿望似乎带领她来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章节，之前她想

要极力摆脱的那种困窘似乎已经离她远去。 

因此，小说中的“厕所”这一空间形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发生

地，而是凝结着时代变迁的“时空体”。通过“厕所”向“洗手间”

的变化，交代了露丝在进入婚姻之前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历史，同

时也展现出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的辐射。 

小说中像这样的时间标识物还有很多，例如《拼写》中的养老

院。但是，在养老院中折射的并非是时间的行进，而是停滞。在《拼

写》中门罗写到养老院中的场景——老人们失去了自理能力，完全

依靠别人才能进食、洗漱，被绑住搬上轮椅然后又松开搬回床上，

至此结束一天的活动。他们仅仅是在完成“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

碳”6 的过程，而不产生任何自我价值。老人们机械地存在于养老院

这一空间，被剥夺了人创造价值的权力，成为“活着”的机器。在

养老院中，人不再需要去感知时间的流动，只需服从并参与养老院

安排的循环机制，以保证养老院的正常运作。因此，在《拼写》中，

当年老的弗洛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自己穿好衣服准

备去养老院。因为弗洛知道，一旦进入养老院，等待她的便只剩下

死亡。时间的流逝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前一天内容的重

复。 

门罗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空间形式，在作品中操控着时

间的运动轨迹，时间随着空间的变化或前进或终止，构成了颇有意

味的空间隐喻。在这些隐喻中，空间与时间勾联在一起，构筑了小

说世界中的时空经纬。 

三、空间结构与叙事进程 
门罗曾说：“阅读小说时，她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从小说的

任何节点开始——开头、结尾或是中间。”7 这种阅读方式也影响着

她的写作。门罗在安排故事情节时经常性地将现实和记忆编织起

来，抛弃明显的因果联系和线性的时间顺序，用场景和地点的转换

来控制叙述进程。 

例如，在《淘气》这一篇当中，开头门罗写到了温哥华西部郊

外的“一场聚会”，直接交代露丝在聚会上爱上了克里夫德，先将

时间点拉到最后，抛给读者一个结果。接着空间闪回到露丝和乔瑟

琳结识的产房，根据空间的变化，读者自然知道这里的时间发生了

倒退。门罗交代完二人成为朋友的过程，才让故事空间再次回到聚

会中。另外，在描述露丝和克里夫德相约在鲍威尔河的酒店见面时，

当克里夫德提出不再继续维持与露丝的这段关系，中间又突然插入

了一段对乔瑟琳房子的描述，而后场景才回到露丝所在的酒店。接

着，小说又插入了一段对克里夫德和乔瑟琳新居的描述，与之前所

插入的内容形成了对比，突显出二人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在《半个柚子》中，门罗开篇直接强调了空间，对露丝高中教

室的内部陈设进行了描写，随后插入了弗洛以前的一段故事，然后

又跳转到现在。但是，与传统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门罗采用了场

景的改变来提示读者时间的反复跳转。例如，当读者看到“露丝从

学校回来的时候”便能立即知道，叙述时间又脱离了回忆，回到了

露丝的高中时期。 

凯斯特纳指出，一部小说也具有建筑特征，就如同一栋“房屋”，

这栋“房屋”的各部分就由小说里的字词、句子和段落构成。门罗

在小说中尽量少的使用明显的时间词，通过主人公露丝所在地点的

变化展现露丝的人生历程。从《你以为你是谁？》这部小说集的整

体结构来看，我们试着梳理一下故事发生的地点：《庄严的鞭打》《特

权》《半个柚子》集中在汉拉提这一区域；《野天鹅》发生在火车上；

《乞丐新娘》《淘气》《天意》《西蒙的运气》根据露丝感情经历的

变化地点随之发生迁移——从温哥华到多伦多；《拼写》《你以为你

是谁？》又回到了汉拉提。小说中的空间构成了“汉拉提——其他

地区——汉拉提”的闭环。相对于熟悉的汉拉提，露丝所在的其他

地方都属于“陌生”的外部世界。露丝在与这些外部世界打交道的

过程中逐渐展露出了原生家庭和环境对她的影响。当露丝企图从外

部世界弥补童年时期原生环境带来的缺失时，作为故乡的汉拉提一

次次提醒她，她无法减轻故乡在她人生中的分量——这里是她想逃

离的地方，也是她不得不亲近的地方。汉拉提成为露丝心灵的一处

栖息地，标识着露丝性格形成的根基。换言之，在小说中，这些无

生命的背景既是情节产生的场域，也孕育出了具有特征的人物性

格，影响了人物价值观念的形成。这些空间既承载了人物的心灵变

化，也为人物行动提供了实体依据。露丝经历了一个“逃离——寻

找——回归”的过程，伴随着空间地点的变化完成了内在的自我建

构。 

综上所述，门罗的《你以为你是谁？》这部小说通过对空间的

筛选、分割、重现，使得空间叙事在小说中构建起一套内外逻辑。

内容上选取特定的物理空间如“家屋”，体现了空间对人物性格的

表征，同时揭示出空间背后资本的权力较量；形式上运用空间的闪

回、并置推动了叙事进程、补充叙事细节，同时整体闭环结构的建

构也展现出空间与小说主题的深度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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